
向 日 葵

我以为项薇薇是个好学生，但盛老师说她不是。

盛老师说项薇薇怎么样，你过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当

时我们站在学院的展览厅中，盛老师带着我看染织专

业的学生去工厂实习时的设计，她用一种悲悯的眼神

看着我，说，不知你们年轻教师怎么看人的，都说她好，

你们是被她羞答答的样子迷惑了。我没有辩解，我看

见橱窗里有一块白色的棉布，上面印着硕大的金黄色

的向日葵，一张标签贴在棉布的下角，标签上写着项薇

薇的名字。我琢磨着怎么为自己辩解，我说，她的设计

还不错，看上去很热烈，与别人的都不一样，但我看见

盛老师嘴边凝结着一种鄙夷的冷笑，她说，她不肯动脑

筋，向日葵的图案是抄来的。我有点吃惊，然后我听见

盛老师低声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不知廉耻的女孩！

我刚刚接手盛老师的辅导员工作，我能看出她对

项薇薇很头疼，甚至带着某种敌意，我不知道她们师生

之间有什么过节，只是疑惑那个瘦高挑的表情很羞涩

的女孩为什么会得到这种残酷的评价。



青年教师的宿舍就在学生宿舍楼里，我从宿舍的

窗口能看见来来往往的学生，都是学习艺术的男孩女

孩，天生与众不同，许多男孩女孩穿着有破洞的或者被

铰过裤腿的牛仔裤，满身挂着油彩和墨的痕迹，一路走

一路敲着饭盒，从食堂的方向往宿舍走来。我不是经

常看到项薇薇，有一次我看见她和一个男同学站在自

行车棚那里说话，她说话的时候表情变得生动起来，身

子一会儿向左扭，一会儿向右摆动，我不知道他们在那

儿说什么，只是突然看见项薇薇作出了令人吃惊的举

动，她突然朝那个男同学膝盖上踹了一脚，然后我看见

她向宿舍楼跑来，一边跑一边向车棚那里回头，尽管她

捂着嘴笑，我还是听见了她的类似男孩的沙哑而放肆

的笑声。我看见她提着裙子跑进宿舍楼，由于这个动

作我注意到了她的裙子，那条裙子很长很宽大，裙子的

花色图案与她的实习作品如出一辙，是白底色上的金

黄色的向日葵。

我对我的工作漫不经心，事实上我当时的年龄更

适合与学生在一起学习或者胡闹，而不是当他们的辅

导员。但项薇薇有一天找上门来，说是要谈谈她的助

学金问题。她敲门走进我的宿舍，眼睛并不向我看，她

一边用梳子从上而下梳理着刚刚洗过的头发，一边看

着墙上的一幅风景挂历。我上个学期有助学金的，她

说，这学期让老处女划掉了。老处女没有权力这么做，

我们家的经济收入很低，我的成绩也不错，老处女她凭

什么拿掉我的助学金？我刚想问老处女是谁，很快就

反应过来，她是在说盛老师，我不明白的是盛老师明明

是已婚的女人，她丈夫是音乐系的声乐老师，为什么管

她叫老处女。我很想问清楚，但是碍于身份不便打听

这种事情，我就说等我去系里问问清楚再给你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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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项薇薇这时候站到了我的写字桌旁，她悄悄地

用梳子打开我放在桌上的一本书，向书的内页扫了一

眼，她用表情告诉我，我在读一本无聊的书，然后我觉

得她突然高兴起来，莞尔一笑，说，算了算了，就当我无

理取闹，别去系里问了，反正我也不在乎那点钱。

我有点迷惑地看着她向门边走去，她好像猛然想

起了什么，回过头来，问，你喜不喜欢打扑克？我顺口

就说，看有没有刺激的。项薇薇的眼睛一下就亮了，我

听见她用一种欣喜的声音说，有刺激，我们赌饭菜票

啊！

那天我和几个学生一起打了几圈扑克，确实是赌

饭菜票的，除了项薇薇，还有两个音乐系的男生。这事

不知怎么传到系里领导的耳朵里，我当然是受到了批

评。对于这件事情我是有自我认识的，我知道与学生

一起赌博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但让我不安的是系领

导提到项薇薇名字时候莫测高深的表情，我感觉到自

己就像《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意志薄弱的童阿男，而

项薇薇就像美女蛇曲曼丽。就在那天我意识到项薇薇

在老师眼里的危险性，很明显，不光是盛老师对她有这

样那样的偏见。

事情发生在六月，染织专业的学生都下去写生了，

我闲着没事，被系里临时派到宣传科去协助工作。有

一天我在办公室打印材料，突然听见走廊里一阵嘈杂，

跑出去一看，一群男学生揪住了一个校外的青年，他们

拼命地把那个青年向楼梯上推，而那个青年一直在努

力地挣脱，嘴里骂着脏话，我听见他用本地的方言高声

喊着，我是来找人的，我不是来打架的，要打架先约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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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学生们把那个青年强行推进了保卫科。有个学

生很快跑来叫我，说，保卫科让你去一下。那个男孩龇

着牙嘻嘻一笑，对我耳语道，那家伙是来找项薇薇的，

项薇薇！他说他是项薇薇的男朋友。

我来到保卫科的时候那个青年已经安静下来了，

他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摸着耳朵，另一只手不停地在膝

盖上搓着，我进去的时候他向我瞄了一眼，又看看屋子

里的其他几个人，我觉得他是被一屋子的人以及他们

严峻的表情震慑了，看上去他不像刚才那么嚣张了。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去年。去年夏天。

怎么认识的？

那个青年这时候显得有点迟疑，过了一会儿他笑

了笑，说，在电影院门口。就在电影院门口，又怎么样？

在电影院门口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就那么认识的。那个青年不停地摸

着耳朵，他说，她问我有没有多余票，我说有，后来就一

起进去看了。

我听见系领导打断了青年，等一下，他说，你要说

得详细一点，她给你电影票的钱了吗？

没有。青年斜睨着系领导，似乎在嘲笑他的可笑

的观念，他说，我也没向她要，谁会跟女孩子要电影票

的钱？

说下去，然后呢？屋子里的人几乎同时交流了一

下各自的眼神，他们看着青年的脸，等着他说下去，但

那个青年开始做出一种无可奉告的样子。这使保卫科

的人很愠怒，有个干事突然拍了下桌子，说，你给我老

实点，你今天在我们学校又是打架又是砸门的，送你去

公安局就是流氓罪，你要不要把事情交代清楚，自己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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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着办。

可以看出那青年是外强中干的类型。他在椅子上

调整了几下坐姿，然后诚恳地望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

他说，你们到底要弄清楚什么？我不骗你们，项薇薇和

我在交朋友，交朋友的事情有什么可说的？你们不信，

去看看她宿舍里的电视机，那是我送给她的。还有她

脖子上那条项链，纯金的，也是我送的，我在她身上花

了不少钱了！

屋子里的人又开始面面相觑，无疑他们从青年的

申诉中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突然想起项薇薇宿舍

里确实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彩电，她宿舍里的女生每天

都坐在一起看电视里的综艺节目，一边七嘴八舌地批

评那些主持人的造作或者愚笨。这时候我意识到项薇

薇遇到大麻烦了。

那台电视，还有项链，是你送给她的还是她跟你要

的？系领导铁青着脸问。

这怎么说呢？青年仍然挠着自己的耳朵，他说，女

孩子说话都有技巧，其实花点钱无所谓的，她不应该对

我撒谎。

她怎么对你撒谎的？

她撒谎你就是听不出来。我让她骗了好长时间

了，她告诉我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也不知道她为什么

撒这种谎，跟别人撒谎是相反的。她还告诉我她有白

血病，每天要去医院治疗什么的，这些我不在乎，可我

不明白她为什么躲着我，她想找我就来了，我要找她永

远找不到，她不是在玩弄我的感情吗？

系领导对项薇薇撒谎的事情不是太感兴趣，我从

他发问的内容和语气中听出，他已经怒不可遏。我听

见他说，你现在告诉我们，她一共向你要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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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青年沉默了一会儿，他口袋里的呼机突然响

了起来，他从腰后取下呼机看着上面的液晶显示，屋子

里的人注意到他脸上丰富的表情变化，从企盼到沮丧，

然后是突发性的愤怒，我为她买了这东西，可她一次都

没呼过我，这小婊子！青年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夺门

而出，在门口他回过头，对我们屋里的人恶狠狠地说，

多少钱？她骗了我 愿园园园块钱！她以为自己是什么，
我配不上她？她算什么玩意？她就是一只鸡！

屋子里的人没有去阻拦他，保卫科的年轻干事扑

哧笑了一声，别人都没笑，也不说话，现在轮到他们被

那个青年震慑了，这一瞬间我觉得屋子里的所有人都

同意他对项薇薇最后的评价。保卫科的人问我，她人

现在在哪儿？我说他们染织专业的学生都到扬州写生

去了。这时候系领导把我拉到一边，我觉得那个老人

快要哭出来了，他压低声音对我说，这个学生，不处理

是不行了。我点着头，但我不知道他准备如何处理。

然后我听见他用更加怨恨的声音说，盛老师昨天打过

电话回来，她肯定项薇薇怀孕了。我很惊愕，不知说什

么好，只是听见系领导开始给我安排出差任务，他说，

你明天就去扬州，把她带回来。

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说的是多么美好的旅程，但

我却是为了这么件倒霉的差事坐上了开往扬州的长途

汽车。那天天气也跟烟花三月毫无关系，热得让人喘

不过气来，我从车窗里看见瘦西湖的波光和平山堂的

雕梁画栋时，身上隐隐地散发出一股汗味，我想起明天

将要和一个怀孕的女学生再次坐上这辆汽车，心里就

有一种古怪的念头，好像我与一件罪恶的淫秽的事情

建立了某种关系，这使我在扬州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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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都住在一所职业大学的教室里。我到达的

时候学生们都已写生归来，男同学在操场上踢球，女同

学站在三层楼的三条走廊上，就像剧院包厢里的贵妇

人在悠闲地欣赏男同学的运动。我没有看见项薇薇，

却看见她的那条向日葵大裙子晾晒在三楼的铁丝上，

闪着刺眼的金黄色的光芒。

带队的盛老师已经知道我的来意，她告诉我项薇

薇去外面逛街了。没见过这么没心没肺的女孩子，盛

老师说，还是疯疯癫癫的，这种时候，她去逛街了！我

问她项薇薇是否知道我的来意，盛老师说，没必要瞒

她，这是为她好，她总不能挺个肚子在学校里走。

外面有人在喊项薇薇的名字，我跑到走廊上看见

项薇薇站在操场上，手里捧着一把香蕉，项薇薇掰下一

只香蕉，扔给一个男生，又掰下一只扬手要扔，有几个

男生都把手伸了出来，但项薇薇却改变了主意，她扔香

蕉的动作在空中突然停止了，我听见她得意地笑起来，

她一边笑一边逃离操场，对楼上的女生说，给他们吃？

吃个屁！

第二天仍然很热，我早早地来到女生宿舍门口，还

没开口项薇薇就出来了，脸上是一种从容就义的神情，

她说，走就走吧。几个女生跟着我们到了汽车站，她们

是来给项薇薇送行的，我能看出来项薇薇的群众关系

还算不错。女孩们并不体贴她，有一个缠着项薇薇，说

她把衣服泡在水里忘了洗，一定要项薇薇替她洗了，另

一个女生则用一种领导的口气命令我，要我在路上好

好照顾项薇薇。我觉得这么站在女孩堆里很不自然，

先上了车，项薇薇不肯提前上车，我听见她逼着一个女

生去买西瓜。几个女孩子利用开车前的几分钟吃掉了

一个大西瓜，吃相很不雅观，而且也不跟我客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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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机不停地按响喇叭以后，项薇薇终于上车了，她用

手背擦额头上的汗水，但我清晰地看见她的眼睛里有

一星泪光。

汽车在炎热的空气和马路之间行驶，著名的扬州

很快消失在汽车尾气和漫天烟尘中。车厢里弥漫着一

股酸臭的气味，有一个农村妇女模样的人带着两只母

鸡坐在我们前面，两只母鸡似也难耐高温，始终在咯咯

地叫着。我和项薇薇并肩坐着，两个人坐得都很拘谨，

项薇薇用手掌扇风，她说，臭死了，难闻死了。我说，车

上味道是难闻。我偷偷地注意了她的脖颈处，期望发

现那条纯金的项链，但是我没有发现项链，只看见一条

用黑丝线和玉石做成的挂件，虽然是个廉价品，却雍容

大度地挂在女孩细长的脖子上。

对于我们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次尴尬的旅程，我们

之间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愿意率先谈论必须谈论

的事。大约沉默了五分钟以后，我看见项薇薇从背包

里拿出了一付扑克，她说，我来给你算命吧，他们都说

我算命很准。我毫无兴趣，说，算了，不如打个瞌睡，我

有点困了。我看到了她失望的眼神，她把扑克放在手

上翻着翻着，突然问，准备怎么处理我？我一时不知如

何回答，我说，回学校再说吧，系里院里还要讨论呢。

项薇薇侧过脸，坚定地逼视着我，她说，你又不是什么

官僚，打什么官腔，到底准备怎么处理我？会开除我的

学籍？我摇头，我说这事确实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看项薇薇的眼神仍然不相信我，我一着急就说了句没

水平的话，我为什么骗你？骗你是小狗。项薇薇终于

转过脸去，她低下了头，我看见她手里的扑克牌一张张

地洒落在地上，她的一只手抚弄着头上的木质发卡，五

根手指都在轻微地颤抖，然后我听见她在啜泣，她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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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轻声地啜泣，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一边哭一边说，

你们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那时候也很年轻，不管是教育人还是安慰人都

缺乏经验，尤其是面对像项薇薇这样的女孩子，我不知

道说什么好，我忘了自己对项薇薇说了些什么，后来项

薇薇就站了起来，她向车窗外看了一眼，突然就站了起

来。她走到车门口，用一种接近于蛮横的语气对司机

说，开门，让我下车！

司机嘴里埋怨着什么，但还是顺从地打开了车门，

他说，快一点，最多等你两分钟。

汽车停在一片农田旁边，田里长满了茂密高大的

向日葵。我看着项薇薇向葵花地里走，以我对女性妊

娠知识的了解，我猜测她是去呕吐的。但我看见她拨

开了一棵棵向日葵，朝葵花地深处走，我想她也许是去

解手的。整个事情没有什么预兆，一车乘客都在等她

从葵花地里出来，有谁会想到项薇薇会一去不回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个焦急的司机先跳下车，向葵花

地里骂着脏话，叫她赶紧出来，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出

了问题，我也下了车，向葵花地里高声喊着项薇薇的名

字，但是我没有听见项薇薇的回应，我被这件突发的意

外事件弄糊涂了。我向葵花地的纵深处追赶了几步，

听见一种细碎的声音从远处向更远处荡漾开去，它像

是葵花的叶子被碰撞的声音，好像是葵花秆子被纷纷

折断的声音。我终于意识到项薇薇在逃跑，就像一个

真正的罪犯，她畏罪逃跑了！我在葵花地里跳起来，期

望能发现她的身影，但除了几只惊飞的麻雀，我看不见

她，我知道她在麻雀惊飞的地方奔跑，已经跑出去很远

了，我知道我假如拼命地追，也许能够追上她，但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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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没有必要。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么烦躁的心情，让我

去追赶项薇薇这种女孩子，我不干。

司机站在路边，恼怒地催促我，你到底上不上车？

你要想追她我就开车走了。我快快地钻出了葵花地，

我说，谁要追她？这小婊子！我听见自己嘴里吐出这

句恶毒的脏话，吃了一惊，我对项薇薇逃进葵花地的事

情很生气，她的莫名其妙的行为将使我在领导面前落

下个无能的印象，我很生气，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也

骂出了那句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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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女 峰

轮船码头比任何一个集市都要拥挤和肮脏，滞留

此地的人们有的蹲着，有的站着，还有的四仰八叉地躺

在仅有的几块空地上，张大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一边

打着响亮的呼噜，轮船尖利的汽笛声没有惊动那些人，

很明显他们并不是旅客。

最后的两名旅客大概就是描月和李咏。描月的一

只手被李咏紧紧地拽着，另一只手一直提着她的黑色

长裙，像一个木偶被牵拉到了检票口。描月意识到自

己像一个木偶，因此她的脸上一直凝固着一种窘迫的

表情，当她在检票口撞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时，描月没

有向那人道歉，却猛然甩掉李咏的手，你干嘛这么慌慌

张张的，描月说，船还没开呢，你慌什么？

李咏回过头匆匆瞥了女友一眼，他的手上肩上各

挎了一只旅行袋，脖子上挂着描月的女士皮包。李咏

察觉到描月在生气，但他没生气。李咏踮起脚尖朝轮

船的甲板上张望，突然高声叫起来，我大哥，我看见我

大哥了！李咏朝甲板上的一个男人挥着手，一边揽着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描月的肩膀说，看见我大哥了吗？他正跟我们挥手呢。

描月看见一个穿蓝白条衬衫打着领带的男人，叼

着香烟伏在栏杆上，一只手高高地举起来，朝左右两侧

潦草地晃了两下，他挥手的姿势活像是一个大人物。

描月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后面当然没有什么人，她其

实知道他在向自己挥手，只是故意不看他。其实不用

李咏介绍，描月也知道了，那个人就是老崔。

上船的时候描月仍然目不旁视，但是冷不丁地说

了一句，你大哥？哼，你大哥就这模样呀？

描月嘴快，说了话往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描月是个喜欢贬低一切男人的女孩，其实就站在甲板

上的老崔来说，他的体型要比描月想像的高大魁梧，他

的长相也比她想像的要年轻一些，英俊一些。

他们三个人包下了一个二等舱，舱室不大，却还算

干净。描月是第一次坐船，不禁有点喜形于色，她在舱

内扫视了一圈，摸了摸床铺说，挺舒服的嘛。描月说完

就后悔了，她看见老崔投来的目光，那么匆匆一瞥，却

让她后悔得要命。

老崔含笑道，是第一次坐船吧？

第一次怎么啦？描月说，坐轮船有什么可得意的，

又不是坐航空母舰。老崔愣了一下，看看李咏，说，厉

害。她就是嘴厉害，李咏说，心眼还挺好的。

谁告诉你我心眼好的？描月说，你根本不了解我。

李咏尴尬地笑了笑，转移话题说，操，就我们三个

人，没有外人来了，这多痛快。大哥还是你英明，坐二

等舱就得包舱。

有钱嘛，有钱就能摆阔。描月从小包里取出化妆

盒，细细地在脸上补了点妆，描月对着小镜子说，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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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再来一个人，有趣一点的人，要不，这一路上还不

把人闷死。

描月听着两个男人无言以对，总算觉得解了气，又

觉得他们嘴笨，忍不住偷偷一笑，她从镜子后面偷窥两

个男人，他们都微笑着，脸上是一种相仿的宽容的表

情。李咏这时候凑到描月耳边，轻声说，你对我大哥客

气点，你忘了你的工作都是他帮忙找的？

描月撇了撇嘴，想说什么又忍住了，描月的报复本

来已经完成，没想到李咏紧接着就做了那件事。李咏

从床下拿出了三双拖鞋，第一双给了老崔，第二双给了

描月，第三双放在自己脚下，描月看着他拿鞋的次序，

心里很不舒服，偏偏老崔在说话了，老崔说，李咏你又

错了，该先给你女朋友呀。老崔话音未落，描月已经把

拖鞋踢了出去。

没出息，描月冲着李咏喊道，你是男人吗，他有钱

你就甘心当他的奴才？

你这是什么话？他是我大哥呀。李咏涨红了脸，

讪讪地说，一双拖鞋，先给谁还不一样？

老崔在一边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听上去快乐

而暧昧，他一边笑一边拍着李咏的肩膀，然后附到李咏

耳边说着什么。描月瞪着他们，她想听清楚他们在说

什么，却看见老崔注视着自己，老崔的眼神有点古怪，

似乎在赞赏她，似乎又不是，描月觉得那种眼神很

隐秘。

不知怎么描月不敢正视老崔的眼睛。她转过脸去

望着船窗外面，窗外码头上的景物已经开始移动，浑黄

的江水缓缓地后退，船已经离港了。旅行开始了，描月

的心情也一点一点好起来，她的脑海里迅速闪过南京、

武汉、万县、重庆这些地名，那是她记得的三峡旅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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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过的城市。描月的心情一点一点地好起来，她想

像着长江三峡美丽壮观的景色，依稀看见一座形状奇

特的陡峭的山峰，那就是著名的神女峰。描月是在一

张长江游览图上知道它的，神女峰的形状确实像一个

守江而望的女人。描月也不知道为什么独独是神女峰

让她产生了无限的想像。

描月从小包里找到了那张皱巴巴的游览图，描月

的手指沿着图上的长江优美地移动着，在标示神女峰

的红点上突然停顿了，神女峰，描月莞尔一笑，叹了一

口气说，唉，船开得真慢，什么时候才能到神女峰呀？

李咏已经脱下衬衫光着上身了，他正用毛巾在腋

下抹擦着。急什么？李咏说，船不是刚开吗，那个什么

峰肯定在三峡里，过了武汉才进三峡，进了三峡才能看

见呢。

那用得着你说？描月朝李咏轻蔑地瞥了一眼，她

意识到自己是在问老崔，但不知怎么她的目光一旦与

老崔相遇就慌忙躲开了。描月又埋头盯着游览图，像

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估计船过神女峰是在第三天，要不

就是在第四天？

我也不知道是第几天，老崔在另一张床铺上收起

手里的报纸，说，我就知道第二天到武汉，到了武汉就

该下船啦。

武汉有什么意思？描月仍然低着头说，我小姨妈

就住在武汉，我妈去过那儿，说夏天热死人，冬天冻死

人，又没什么好玩的。

我知道三峡很美，武汉很没意思，可我就是没空往

上游走，没时间呀。老崔说，我要是像你们这么自由自

在就好了，生意人没时间，我就不能陪你们往上游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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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得在武汉下船，李咏坐在描月的身边，说，我

不是告诉过你吗，大哥在武汉有许多生意。

谁跟你说话了？描月抬起肘部推着李咏，皱着眉

头说，没见过你这么讨厌的人，你就一张嘴，说话还结

结巴巴的，还想把全人类的话都说完？

李咏似乎从来不生女友的气，他从描月的身边坐

到老崔的身边，对老崔挤着眼睛，说，怎么样，厉害吧？

老崔却哈哈大笑起来，兄弟别生气，他一下一下地

拍着李咏的肩膀说，有个幽默的女朋友是男人的福气，

男人么，不受点女人的气就做不成男人！

描月这时候扑哧一笑，准确地说，那是发生在她和

老崔两个人之间的会心一笑。这种微妙的情景来得很

突然。描月的心咚地跳了一下，她猛地转过脸去，心里

隐隐地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她甚至不知道这是怎么发

生的，她与老崔突然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好像是在合

伙捉弄或者欺负李咏。

轮船微微轰鸣着行驶在江面上，从窗口望出去天

已黄昏，江岸上的乡野景色笼罩在淡淡的暮霭之中，看

上去单调而朦胧。描月想打开船窗，但发现窗子被钉

死了。李咏挤过来，拼命想把窗子往上拉，这次描月没

有责怪他，她只是指了指那几颗钉子，用眼神告诉他，

他是多么愚笨。然后描月含了一颗话梅在嘴里，拿出

一本时装杂志看了起来。

轮船进入夜航以前两个男人就开始喝酒了。描月

难以想像他们这么喝酒有什么乐趣，可是他们就这么

津津有味地喝开了，尤其是李咏，他的白净清秀的脸上

满是酒色，说话声也变得亢奋而粗鲁，他一直大声说着

一个同事卷走缘园园万公款潜逃国外的事，大哥你想不
到吧，猴子竟敢干这种事，李咏说，操，知人知面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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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猴子那么胆小一个人，就敢干这种事，操，现在的

人，想钱都想疯了。

这事你跟人说了有一百遍了。描月厌烦地说，我

看你想钱也快想疯了。

老崔对李咏的絮叨却很有耐心，他说，都疯了就好

了，疯了就不想钱了。

描月扑哧一笑，确切地说，又是与老崔的会心一

笑。描月有点不自然了，转过脸注视着李咏手里的小

酒瓶。桌上的两只烧鸡只剩下半只了，李咏还在努力

撕扯一只鸡翅膀，描月就用杂志捅了捅他。李咏回头

说，怎么了，猴子的事又不是国家机密，报纸都登了，有

什么不能说的？

描月说，谁管你什么猴子大象呢，我让你嘴下留

情，人家买的烧鸡，倒全让你吃了。

咳，你在说什么呢，李咏说，我跟大哥谁跟谁？我

吃了就等于他吃了，大哥你说对不对？

老崔的脸上停留着那种隐秘的笑容，他对李咏点

着头表示赞许，手里的酒杯却出其不意地朝描月送过

来，坐船无聊，他说，怎么样，你也来一口？

我不喝酒！描月几乎惊叫起来，她觉得自己推开

酒杯的动作过于惊慌了，她的声音也过于尖锐刺耳，似

乎老崔的酒杯里盛着毒药。描月意识到了自己的失

态，她羞红了脸退到门边，看看李咏，又看看老崔，然后

猛地打开舱门跑出去了。

灯光下的甲板半明半暗，描月站在暗处，心里乱糟

糟的。江上的夜景一片昏朦，甲板上看夜景的人不多，

他们说话的声音也淹没在水浪的轰响之中，按照原来

的设想，她和李咏应该在这里一起看夜景的，但这次旅

行变得有点莫名其妙了，现在她独自一人站在这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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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看见的却是一杯酒，老崔手里的那杯酒。描月想，也

许自己太敏感了，也许那杯酒没有什么含义，他和李咏

是那么好的朋友，会有什么含义呢？

夜幕沉重地垂在江面上，甲板上的人看见的夜景

其实只是一片无边的黑蓝色，半轮月亮，点点繁星，还

有远处近处散落的灯光，江风很大很猛，描月在风里站

久了，觉得有点凉意，脑子里便突然掠过一个奇怪的念

头，要是李咏现在来为她披上一件衣服，他们的爱情也

许还有希望，可是她知道那只是一种浪漫的想像。

描月走回二等舱去拿衣服，到了门口突然长了个

心眼，想听听两个男人的酒话，她把耳朵凑到门边，听

见的却是一阵反胃的声音，不知是谁喝吐了。紧接着

便听见了李咏的声音，女朋友算什么？兄弟是手足，女

人是衣服，想脱就脱！描月怒不可遏，正想闯进去，门

被打开了，老崔拽着烂醉如泥的李咏冲出来，看见描月

他并不吃惊，他喝多了，老崔轻描淡写地说，拉他到厕

所，让他吐，吐掉就好了。

描月跟着他们走了几步，看见李咏一只脚上有拖

鞋，另一只脚是光着的，走了几步，李咏就吐开了，描月

看见他嘴里喷出一摊污液，溅在走廊上。她本能地站

住了，扭过头去喊道，恶心！

舱室里弥漫着一股酒气，描月挥着手徒劳地驱赶

那股气味，挥了一会儿就罢手了，她从旅行袋里抽出一

件外衣，匆匆逃了出去。经过厕所时她瞥见两个男人

挤在里面，一个仍然在吐，另一个却抬起头，用一种明

亮而尖锐的目光看着描月，描月低着头疾步而行，她听

见李咏在喊她的名字，描月，描月，你在哪里，你怎么不

管我？描月一边走一边冷笑，说，有你大哥呢，吐吧，吐

完了继续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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